
A21阅读/连载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阅读编辑：孙钟焜 编辑邮箱：szk@xmwb.com.cn2017年2月3日 星期五 连载编辑：刘伟馨 编辑邮箱：lwx@xmwb.com.cn

闪米特的奇幻漂流（下）
! 符遥

! ! ! !虽然之前就有所耳闻，实地了
解到的情况还是让闪米特和羚羊感
到非常震惊：许多当地人依然习惯
喝生水，可当他们来到水井边查看
时，发现那里早已被野狗的粪便污
染，周围满是饮料瓶、拖鞋一类的垃
圾；受到传统信仰的影响，人们不愿
捕杀携带病毒的野狗，许多患者也
不愿求助现代医疗手段；村民深陷
巨大的恐慌之中，没有患病的人只
寄希望于藿香正气水使他们远离疾
病和死亡……

闪米特和羚羊把在那里的所
见所闻写了下来，文章很快引发了
网友们的关注，并提供线索让他们
与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的樊海宁教
授取得了联系。樊海宁是肝胆胰外
科的专家，曾多次率义诊团队到当
地进行包虫病的筛查、治疗工作，
而在这个过程中，身为医生感受到
的“力所不能及”，也一直让他觉得
十分无力。
有了专业人士的帮助，闪米特

和羚羊对包虫病进行了更深入的调
查研究，他们也开始思考，除了继续
在网上讲述所见所闻，自己还能做
些什么。后来，在闪米特夫妇的建议
下，医疗队经过与活佛沟通，把临时
医疗点设在了寺庙内，并请活佛在
法会上宣讲包虫病的防治知识，很
快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在之后
的一次义诊中，当地医院成功对数
百名患者进行了救治，并对其中 !"

例重症患者实施了手术。
如今回想起来，羚羊说，身处

疫情高发区，他们也很害怕，连洗
脸都只敢用矿泉水，但当地人的处
境让他们无法视而不见。“其实每
个人心里都有善良、有责任感的那
一面，只是平时不在那个环境中，
没有触动到心里的那根弦。一旦触
动了，真的没有办法置之不理，你
过不了自己良心的那一关。”她对
记者表示。

用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年 %月，闪米特和羚羊从

珠海搬到了上海。在珠海时，他们住
在中心区，如今，他们把家安在了一
个离上海城区五六十公里远的小村
子里———因为有朋友在这里开了一
家皮划艇俱乐部，聚集着一大群同
好；还因为这里周边有 "个湖泊，方
便闪米特日常训练。

从 !&$' 年 ' 月 $ 日到 $! 月
!&日，他们用 !(%天漂完了黄河全
程，写下了 (&余万字的调研报告。
虽然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但他们都
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是最大
的回报。
当初，为了支持丈夫探险，在人

近中年的时候辞去原本优越的工
作，羚羊一直很有压力。直到临行
前，她都在为漂流结束后未知的生
活感到忧心忡忡。然
而，真正踏上旅程后，
她突然发现，一切都
不一样了：“每天迎接
你的都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风景、不同的
事物，每天需要应付
的事情已经塞满了你
的脑子。怎样到达今
天的终点、如果车坏
了怎么处理、遇到不
好沟通的人该怎样应
付……完全是活在当
下，没有工夫去考虑
未来。当你一路走，一
路这样去经历，你就
发现，每天全新的生

活已经把你的担心消解掉了。尽管
前途还是未知，但当下的生活很充
实。”
直到漂完全程回到家，羚羊才

有精力去思考这一次的旅程究竟给
她带来了什么。过去，她习惯了日复
一日、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存钱、
做投资，一切都像是在为将来、为退
休做准备。但黄河之旅让她清楚地
感知到：时间变慢了，她不再需要为
明天的生活做准备了，因为她正在
生活之中，每一天，她都活在当下。
从黄河回来后，闪米特成为了

自由职业者，重新回归普通人的生
活，为下一个探险计划努力积攒经
费。工作之余，他继续在网上撰写文
章，与网友们分享自己的探险故事。
在羚羊眼中，闪米特是个非常

有勇气、也非常天真的人。“很多人
觉得他能发现那么多的故事，是因

为他走过那么多的地方，我觉得不
是。”她告诉记者，闪米特是个天生
敏感的人，哪怕在野外，一天也没见
到几个人，他通过观察自然的景观，
思索后都能写下几万字的感想。
闪米特性格温和、腼腆，平时总

戴着无框眼镜，乍一看上去，只有黝
黑的皮肤能让人将他和荒野求生的
探险家联系在一起。接受采访时，羚
羊一直陪在闪米特身边，相比闪米
特有时候的不善言辞，羚羊的思路
极为清晰。
羚羊说，直到现在，自己也不能

说完全地理解闪米特，理解他对于探
险的那份热爱和执着，但她常常被他
的勇气、天真和快乐，感染着、打动
着。她觉得在闪米特的身上，有比普
通人多太多的“自然属性”，她甚至半
开玩笑说地说，那是“某种没有进化
好的，动物身上才有的东西”———只

要进入大自然，他就
像变了一个人，那是
城市生活中的他从没
有过的光彩。
一块石头、一棵

树、一处千百年形成
的自然地貌，大自然
的一点一滴都能让他
获得由衷的喜悦。羚
羊发现，“他是那种能
享受自然之美的人。
他真正能够欣赏，而
且能真的沉浸进去”。
她乐于欣赏和发现丈
夫的这点“与众不
同”。“有时候我心想，
你都一个礼拜没洗头

了，有什么可乐呵的。可他看到那些
东西的表情，真的是两眼放光，你能
感觉到他是真的快乐，那种感受，也
许我只有中彩票的时候才可能有
吧。”羚羊对记者说。
曾有记者问闪米特，整个黄河

漂流的过程中，他最高兴的是什么
时候？闪米特说，是在青藏高原和黄
土高原交界的地方，当水流向黄土
高原的那一刻，看到原本清澈的河
水随着黄土的流入一下变得很浑
浊，这种自然地貌带来的景观变化，
让他觉得好开心。“为什么看到这个
就那么开心？”“以前读书时课本里
是这么说的，但当你亲自划着独木
舟，亲眼看到，就觉得很震撼。”说这
话时，他露出了有几分孩子气的笑
容，一脸的认真。

!&$" 年被闪米特定为“休息
年”，这一年，他在菲律宾内海考取了
开放水域高级潜水员资格，并成功登
顶了世界第八高峰，海拔 )$"(米的
玛纳斯鲁峰。现在，他每天都要进行
!&公里的皮划艇训练，为 !&$*年
的环中国海岸线计划做准备。他和
羚羊还计划着，之后有机会要再回到
黄河沿岸进行回访，继续深入、完善
他们的人文调研，为后来人了解黄
河，提供一份更详实的记录。
探险多年，常有人问闪米特，他

做这些事图什么，有什么意义？在他
看来，他所追求的，其实和那些想当
+,-、当数学家、当富豪的人没有区
别，“热爱生命的人，对生命有紧迫
感的人，都会不断地利用有可能做
事的每一分每一秒，去努力地做好
自己的事情。”
或许正如他曾在自己的探险文

章中写到的那样：“人生，为什么一
定要找到意义呢？做你喜欢的事，成
为你想成为的人，不就是最好的人
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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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秋节# 闪米特在内蒙古山西边境的老牛湾漂流在

这里#黄河经过了 &(%%多公里$水流平缓的大河套平原后#再次

进入水流湍急的陕晋大峡谷 图 受访者提供

文学的生命
!!!我和我的作家朋友

修晓林

! ! ! ! ! ! ! ! ! ! ! !"#达观的生活态度

在各种文学活动中，我有了走进陈村、了
解陈村的机会———一位作家，一位编辑，从此
成为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年 %月，上海市劳改局《大墙内外》
杂志的主编丘峰老师，组织上海部分作家、记
者到白茅岭劳改农场下生活并采访，当时担
任劳改局长的刘云耕同志（后担任上海市人
大主任），很是重视这次颇具特色的文学活
动，专程到白茅岭看望各位作家、记者并合影
留念。我与陈村同行，他回去后写了《你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长文。就是这次浙西
之行，我眼见陈村因为身患强直性脊柱炎，行
走和睡眠都是很不方便，对于陈村来说，已是
提前体验着对于疾病和生死的终极思考，而
他乐天、达观的生活态度，已是在感染、感动
着我们，就像十五年后的 !&&!年 .!月，各地
作家汇聚上海“金秋笔会”的第一天，大家在
世纪公园的环形景观会议室举行座谈，陈村
看着全景落地玻璃窗发言道：“想一想，几十
年一百年后，还是在这里，当窗外散步的恋
人、老人想起当年有一批作家坐在这里，严肃
又是忧心忡忡地谈论文学创作和文学面临的
市场挑战，他们又是该当如何想？”陈村对于
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自我评估的透彻明了
“兜底说”，使所有在场作家的心头都为之一
震。此行白茅岭采访中，一位正在服刑又是具
有“一技之长”的犯人，自愿花力气为“弯人”
陈村推拿。第二天，我问陈村的感觉怎样，“当
时感觉推直了，有舒服感，可是第二天醒来，
又是老样子了，我是个弯人，橡皮筋，又弹回
来了。”把我们都逗笑了。

./)"年 .!月，陈村搬家，他叫我帮忙出
力，我当然是十二分的乐意。那天是星期天，
当敞篷卡车钻入打浦桥黄浦江隧道时，那股
呛鼻的油烟味简直能让人窒息。耳旁尽是隆
隆的车轮声，我在货车里数着封装图书的纸
箱，竟有四十一箱。陈村上钢八村的新居里，
有着撑满整整一面墙的特制书架。陈村说他

是在作了相当于一个抗战时期的准备
之后，才得心应手、源源不断发表作品。
那年头，在淮北平原的低矮草房里，作
为知青的陈村几乎是手不离卷地看书。
他似乎有一种直觉，觉得生活馈赠给自
己的并不会尽是苦难和艰辛，总该有相

应的回报。虽然日子过得寒碜，甚至有些狼
狈，他却像蜂舞花丛似的留连在书林中。在偏
远农村的乡间小屋，他将《莎士比亚全集》看
了两遍，美国小说《爱情故事》和《海鸥乔纳
森·别文斯顿》，使他体会到了文学语言和艺
术形象的魅力，而苏联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
悄》则勾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他还曾经整
本抄写《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像钟表匠似的
细细“拆卸”名著佳作的情节结构和各种艺术
创作手法，然后再在心中将其“组装”起来。认
真的读书和思考，磨炼着心中的情感与笔端
的智慧。陈村认为，如果要说什么才是创作成
功的要领，那就是生活的积累和对于生活的
感受。枯燥单调无望的知青生活是困苦的，但
他在那个小村庄里，获得了坚实的读书基础，
加之那双捕捉纷繁生活人生意味的独特慧
眼，成功之路就在他的脚下慢慢展开。

对于文学创作，陈村一直不将其看作疲
累负重的“苦差事”，他几乎是抱着“写着玩”
的态度，亲近并热爱着文学。他曾将自己的
长诗写在硬板纸上，再用绳线串起来，将这
珍贵的“现代书简”戏称为“韦编三绝”，作为
生日礼物，送给一位可爱的小朋友。他的不少
作品，写完了就扔进抽屉，让他们去经受时间
的“折磨”和考验。可说正是有了这种从容不
迫的读书态度和没有浮躁之气的创作心境，
使得陈村的作品受到评论家的关注和读者的
喜爱。
那年，陈村从清真路的住所搬到浦东上

钢八村之后，我曾带着四岁的儿子到他的新
居看望。那次，到得陈村居住小区的门口，才
想起没带上他的家址，那时候没有手机，陈村
家还没有安装电话，我只得重返江对岸的陕
西南路家中，取了几弄几号的地址，再重新上
路。到得陈村家中，笑着将此事说给他听，从
他的眼神看得出，动情的浪花在他的心中涌
动。陈村受过苦难且是长期受到疾病折磨的
人，他最能体谅无助者、求助者，并为真情者
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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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怎么样的人啊？真的是大学生吗？
常若雨陷入了苦苦的猜测中。
这时妈妈走了进来，“你在干什么呢？”“我

在看今天买票人的买家记录，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他一个大男孩老是买女人的东西呢？”“人
家买什么东西关你什么事情啊？你们就是买家
和卖家的关系。总不见得他比你小那么多，你
还会对他想入非非吧？”母亲的话像一
个清脆的耳光，把常若雨给打醒了，就
是啊，怎么跟一个小弟弟玩暧昧，还差
点陷进去，不该不该真不该。
“有空多想想方亮才是真的，我觉

得这孩子很不错，你怎么就不喜欢人
家呢？”“这人没吸引力。”“两个人过日
子要什么吸引力，他能吸引你，同样也
能吸引别人，你拿得住人家吗？找老公
嘛，就是要找个死心塌地爱你的人，你
看方亮对你多好。”
常若雨笑模笑样，朝妈妈一伸舌

头，“好，我答应你，如果我到 (&岁还
没找到男朋友，我就嫁给方亮。”“什
么？再等三年？到时候方亮结婚了，我
看你怎么还能嫁得出去，你看看现在
都是剩女，像方亮这种各方面条件还
可以的未婚男有多抢手。”“三年都等不了还
谈得上什么死心塌地，那不是开玩笑瞎讲
吗？”常若雨“嗤”地从鼻子里出了一下气。
妈妈想想也对，鼓动女儿找方亮也是无奈

之举，她的内心深入还是渴望女儿能找一个
“高富帅”的，方亮不过是垫底的，考验他三年
也不过份。这么想着，就认同了女儿，走开了。
常若雨的心情又沉重起来，母亲带给她

的压力太大，不是工作上的就是婚姻上的，在
家就是催促着她去找工作，在外就是到处托
人给她介绍男朋友。还是爸爸好，一百样事情
不管，见面就是一张和善的笑脸，让她一点精
神压力也没有。明明心里压抑，在母亲面前总
要嘻嘻哈哈强颜欢笑。她不由自主地想到了
方亮，大概只有在这个人的面前自己才可以
做到不用装了。她知道这是因为自己太不在
乎他，但又非常信任他的缘故。她喜欢这种蓝
颜知己的感觉，但要再近一步她做不到，她无
法想像跟一个没有感觉的男人肌肤相亲、同
床共枕的场景。

门铃响了，常若雨拉开门，看到方亮提着
大包小包的礼物，脸上一片阳光灿烂。常若雨
感觉他就像是上门提亲来的一样，心里一阵
别扭。“干嘛吃顿便饭还买那么多东西？”“都
是些不值钱的东西，路上顺便买的。”方亮的
声音因为紧张激动而颤抖。“以后来我家不许
买东西，不然就不让来了。”
常若雨一挂下脸来样子就很凶，方亮被

吓住了，一时站在门口不敢进来。见
他这个样子，常若雨忍不住噗哧笑
了出来。看到她笑了，方亮的心头一
热，随即提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原来
不是真生气啊。再看这个美丽又可
爱的姑娘今天穿了一件湖绿色的束
腰长裙，更显得身材苗条，曼妙生
风，不由得又是一阵发呆。

一阵阵诱人的菜肴香味从厨房
里散发出来，常若雨吸吸鼻子：“好香
啊，呆子，还不快进来？真会挑时间，
挑个正正好好吃晚饭的时间过来。”
“是你让我别太早来的啊。”方亮委屈
地申辩道。“你这呆子，那也没让你这
么晚来。废话少说，东西给我，你赶紧
换鞋洗手。”常若雨接过礼物的时候，
手跟方亮的手触碰到了一起。方亮感

觉触手所及仿佛美玉，令他怦然心动。
从厨房走出来的常妈妈看到他招呼道：

“方亮来了，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呢？下次可
不许这样客气了。你和若雨去房间里聊聊吧，
再有十多分钟就能开饭了。”能跟若雨独处一
室，哪怕只有十几分钟，也让方亮悸动。
见方亮眉宇间掩藏不住的喜悦，常若雨

也涌起一种古怪的感觉，似乎是在害怕跟方
亮独处一室。她想去厨房帮妈妈的忙，但一想
到现在生意淡如白纸，还是得先干正事才好，
便把方亮引进房间。
与方亮忐忑不安又异常兴奋不同，常若雨

表现得波澜不惊，坐在他对面，连眉毛也没有
抬一下，让方亮所有的非分之想都化为乌有。
“你……最近还好吧？”方亮小心翼翼地

问道。“好什么呀，我妈真烦死了，说什么开淘
宝店不是个正经活，让我赶紧去找工作。可是
你也知道，现在工作有多难找，找到的都是些
薪水低又没意义的工作，说难听点就是在浪
费时间罢了。”常若雨皱着眉头说道。


